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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美 食

此刻，站在这里哇啦哇啦发一通议
论，热心到极点地提一些希望的，就是
我——一个号称疯狂老戏迷的童某人，
他的背后还站着童太。不怕你见笑，若
今晚有王盘声、蒋月泉的精彩节目，而
又不巧要外出，我必会将随身带的袖珍
收音机搁在太太肩头，两个戏迷一边聆
听，一边心情极佳地往前赶路。这样的
生活细节绝非虚构，而是直到今天还习
惯成自然的。
沪剧在今天，当然不再像曾经那么

辉煌。但沪剧的生命力那么弱吗？至
少我们这一帮上海的老戏迷会异口同声地说：NO。且
听听一个70余年沪剧老戏迷的心声。
我对沪剧的理念和希望是这样的：我绝对相信沪

剧永远不会消亡，此其一。其二，沪剧事业不可小看，
它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剧种，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
特、稀缺性亦正是不可替代的。记忆犹新，沪剧所涌现
出的许多辉煌杰作，除了拍成电影的《星星之火》，还有
《芦荡火种》《红灯记》《杨乃武与小白菜》《碧落黄泉》等
作品，都是上海的首创，有的剧作我们还慷慨“奉献”给
京剧等其他剧种，供他们移植。我们也难忘，50年代
末，一场上海沪剧流派大会演——《雷雨》，曾经怎样地
在上海滩家喻户晓，轰动一时。其三，我的结论是：只
要我们戏迷们、对沪剧好奇的年轻朋友们、对沪剧推广
热心且有责任心的人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奋斗，那
么，打破沪剧不温不火的局面是有希望的。
我个人自然还有些念头，说出来供大家讨论。
热爱沪剧的非沪剧从业的文化界人士，如何为沪

剧事业的大振兴尽一份力？想起以前电台曾准备把我
们聘为故事频道的艺术顾问，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

实现，那么现在戏曲频道是否可考虑
设置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
又在想，现在每周有星期广播音

乐会。那么我们是否可设立一档星
期广播戏曲会，而且让沪剧节目来带

头（参与的专业和业余的都应有份）。现在还有网络可
帮忙发挥推广作用。我们在发现人才、保护人才、培育
观众等方方面面，的确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
我还具体地希望：电台播送的节目，要大面积地、

反反复复地播放两位沪剧艺术大家王盘声和袁滨忠的
作品，他们的代表性无可置疑。我认为要强调：王盘声
老师的最大特色便是天然的鼻音，在观剧导向上这一
点不可忽略，因此包括小王盘声（他在近年纪念王盘声
100周年诞辰演唱会上亮过相）的演唱也要多放。而
袁滨忠老师早逝，他的代表作《苗家儿女》《红灯记》《年
轻的一代》等应多多播放，让年轻的朋友们对他有更多
了解。不必担心重复会导致审美疲劳！这样的好嗓
子，多听听他的原作，多听听他的吐字、唱腔，朋友，不
把你迷死才怪呢！
我还想补充一点：千万不要小看沪剧的业余爱好

者，那些票友群体。许多有天赋的人才，事实上就蕴藏
在这许多业余队伍里面，等待我们去发现。最近就听
说，宝山区有个男生唱袁派十分像、十分有味，更早也
听说有“小杨飞飞”，不但有味，而且声音条件跟杨飞飞
老师非常之接近。我们无疑要满腔坦诚地关注他们的
成长，为他们好好创造演出条件。昨天从手机上听到，
30年前曾正儿八经举办过一场业余沪剧爱好者的演
唱赛，还是现场直播的。多么好的一场演出啊！是不
是有可能，再来它一次？
行文至此，忽有一个闪念：要么，也来凑凑热闹？

比方挑个《啼笑姻缘》的本子，我播演樊家树，用沪剧朗
诵全部台词，唱的部分全部由一个女生来担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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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跑后，习惯性抬头看天，竟发现很
不一般。天空的云层被齐刷刷地切成了
两半。切口一侧，是洗过镜面一样的蓝
天，另一侧是纯白的积云，像种菊人家道
场上摊晒的杭白菊，厚茸茸，好像天上也
有一个善种杭白菊的桐乡。甚为诧异，
第一时间把奇观拍了下来，发给气象工
作的一位朋友。对方很快发
来信息说，这在气象上叫断
层云，也被称为“阴阳天”，比
较不常见，预示未来会维持
晴冷干燥的天气。一听不常
见，我很是美滋滋。即便下一刻它们随
风而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刻它已
投影在我心……

看云卷云舒，任云在心里随意赋形，
人很快能融入到天马行空的忘我境地。
好看的云，有助于激发人从内心生发出
温柔和友善的神态。

不久前去青海。飞机穿过气流的障
碍，翱翔在万米高的云层之上。透过舷
窗，太阳光芒万丈，云层白白厚厚推搡，
充满蓬勃而强悍的动感。顷刻间，拱出
一个个圆鼓鼓的包，像因纽特人用雪块
砌成的圆顶小屋。“妈妈快看。”脆亮的童
音在耳边响起，“汤圆。”靠窗的小女孩手
指着窗外对在旁妈妈说。“哇，好多好大
的汤圆，肯定又香又甜。”妈妈喜上眉梢
地回应。小女孩听着妈妈的话忍不住咂
了咂嘴，嘴角荡开甜蜜的笑容。

诗人说，云是人们扔在天上的童心
和好奇心。看云的时候，这些心就又回
来了。苏大学士肯定也会赞成诗人的
话，不然也写不出有趣的《攓云篇》。

那年，苏学士从城中回，途经山道，

看到白云滚滚从山中涌出，还闯入到车
中，在他身上爬来窜去，就像一个停不住
的熊孩子，苏学士把白云毫不客气地关
进了竹匣，“搏取置笥中，提携反茅舍。
开缄乃放之，掣去仍变化。”带回家后放
出来，白云还保持原有的形态奔走。“攓
云”这种超出寻常生活经验的举动，泄露

了苏学士于豁达与豪放之中
的一脉天真。
《绍兴府志》记载有个叫

杨珂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受
苏学士影响，一次到余姚四

明山游玩，见云气翻涌，就在云深的地
方，以双手捉云，装在酒瓮中，用纸皮封
口后带了回家。与人酒后，炫耀地问对
方：“想看四明山的云吗？”他在酒瓮的封
口上用针扎了一个小眼，那白云就如阿
拉丁神灯里能随时听候召唤的神仆一
样，从针眼里轻快地透出来，不一会儿，
湿漉漉的云气就充盈了整个屋子。
古人要当一个云彩收集者颇为不

易，现代人可就便宜多了：高原盐湖上低
低垂挂顾影自怜的淡积云，花椰菜一样
朵朵绽放的高积云，金红色贴在空中的
羽毛云，侍弄得整整齐齐的鱼鳞云，飘飘
乎如遗世独立于山峰的卷云，恶龙绞缠
令人胆战心惊的糙面云……手机相册里
留住最长久的是云系相片。
经常翻看一册《云彩收集者手册》，

里面囊括了每个云族和云种的特征，还
介绍云彩的形成原理，很开眼界，也很有
科普的意义。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意义在
于审美，在于提示我们多多地抬头去看
云，做一个懂得欣赏大自然的人。
美丽的云常有，愿看云的人亦常有。

阿 果

看 云

在“夜光杯”上读到一篇《鸡
粥》，作者写“真感谢一直让鸡粥
留在菜单里的人啊，让所有身处
困顿的人，感受到一点温暖，那
点温暖也许不足以解决所有问
题，却能让我们生出些许勇气”，
读完深以为然。上海话里的“乐
惠”，应该有快乐和实惠的意
思。一样东西好吃，但如果价格
贵了，那么吃完负罪感油然而生，
也就快乐不起来了。唯有价廉味
美，才能收获双重的快乐吧。
年轻时我喜欢吃三文鱼刺

身，呼朋唤友去日料店，叫上一
盆又一盆厚切的刺身，当真是
“吃个老母猪不抬头”。怀孕了，
依然放不下对三文鱼的爱，丈夫
驱车带我去酒店畅吃自助餐。
果然等孩子生下来，她和我一
样，也是三文鱼刺身爱好者。
在魔都吃一份300克的三文

鱼刺身大约要150元出头。我家
对面开着一
家三文鱼连

锁店，实在懒怠下厨的时候，就
去买一份现切的三文鱼刺身，夏
天吃尤其凉爽。女儿发明了在
白米饭上包一片刺身和海苔，假
装是寿司的吃法。
三文鱼的鱼腩部分尤其好

吃，鲜红的刺身上裹着一层白色
的脂肪，在阳光下，不同角度泛
着不一样的光。
入口之前，我喜
欢微微凝视一
下，就和看戒指
上的钻石一样。
因为怕小孩贪吃，每次买来我都
要数好片数，规定一家三口平均
分配。一份三文鱼差不多21片，
一人7片，怪可怜的。
偶然有一次，买刺身时遇到

有个老人问店家，有没有三文鱼
头？店家从橱窗的角落里拿出一
只鱼头，只要20块！我心说，真便
宜啊，还是老人家会过日子。于
是，有天中午我也去买了一份。
日料店里有一道盐烤三文

鱼头定食，下单后，店员通常会
过来打招呼说，需要等上20分
钟，因为需现烤。比起盐烤的料
理方式，我觉得鱼头本身油腻，
更适合炖汤——买来先冲洗一
下，用厨房纸巾洗干，放锅里两
面煎一下，加上点葱姜去腥，倒
入开水和豆腐一起煮，出锅前撒

上一点黑胡椒。
那口汤的滋味
噢，鲜香中透着
辛辣，尤其适合
阴雨天。奶白色

的汤汁里隐隐露出一点淡粉色
的鱼肉，筷子一夹，鱼头早已散
架，颤巍巍软绵绵好入口。最好
吃的部分当数眼泡，肥大嫩滑，
还有一层软软的壳，很有嚼劲。
后来丈夫偶然发现平时买

菜的电商平台上也有三文鱼头
售卖，而且是以组合的形式，一
份冰鲜挪威三文鱼头搭配鱼排
骨，一千克只要23.9元。收到
货，鱼头比我们在店里买的小了

一 点 ，
但下锅
大小刚刚好。三文鱼排的分量
很足，香煎也很好吃，和煎带鱼
一个意思，只不过带鱼的骨头是
不能入口的，而三文鱼排的骨头
柔软近乎透明，牙口好的话，可以
一节一节咬断，吮吸骨髓里面的
汁，异常鲜美。这样一份组合可
以拆分两顿吃，中午鱼头汤，晚上
煎鱼排，真的做到了“一鱼两吃”。
只要23块9毛就能对付两顿，还
有比这性价比更高的料理吗？

周末最愁三餐吃啥，感谢三
文鱼组合的出现让难题迎刃而
解。早上叫个外卖，中午鱼头汤
氤氲满室，傍晚煎鱼排的油香四
溢，吩咐小孩摆放碗筷的间隙喝
上一口沁凉的啤酒，恍惚间想起
当年那个畅吃三文鱼的自己——
只不过，从生食改成了熟吃。对
身为家庭主妇的我来说，这大概
是食量和荷包都一降再降之后，
温暖自己的一道“心灵鸡粥”吧。

陈睿昳

熟吃三文鱼

民谚：出门“宁愿带根
绳，不愿带个人”。我大哥
却在1954年春节探亲假结
束后要带我去武汉读书。

正月初六。老家至衡
阳不通公路，七十多里路
程全靠步行。母亲在鸡叫
头遍时起床为我们
做早饭。母亲生养
了三个儿子，二哥
早夭，现在老大又
带老幺远走他乡，她
心里自是空落落。
走到邻村的山坳，还
看见母亲站在屋后
的小坡上凝望。

那年大哥 23
岁。我12岁，还差
半学期高小毕业。

也不知走了多久，前
面有条河挡了去路。渡船
泊在对岸，大哥客气地朝
那个类似做“公益”的大爹
喊：“老倌子哎，麻烦您老
撑一蒿啰！”上得船来，大
哥告诉我：“这就是地图上
标注的湘江支流蒸水，乡

民俗称‘草河’。你看它从
我们那边弯来弯去弯到这
里水面宽多了吧，它在衡
阳石鼓书院旁边注入湘
江……”大哥在对我这个
从未出过远门的弟弟普及
乡土地理知识呢。

进了衡阳市
区，大哥先找一家
小饭铺，点了三四
个用家乡特有的茄
干、豆角干和泡椒
之类炒的辣菜，都
是在外乡想吃又难
以吃到的东西。饭
毕，带我乘小火轮
过湘江，去江东岸
衡阳火车站。这一
天啊，我不但两脚

忙煞，两眼更忙，汽车、水
车、小火轮、“雁城”衡阳的
繁华市街、宽阔的湘江、电
灯……仿佛一天之内就领
略了大千世界的文明精
粹。翌日，我们在武昌站
下了车。面对烟波浩渺的
长江，我惊诧得一时无

语。大哥搂着我肩膀，指
给我看哪是汉口哪是汉
阳，“九省通衢”的武汉三
镇果真气势不凡！江边有
私人摆渡船，大哥择近上
了一条，船到江心，波激浪
涌，令我心惊。

到了汉阳，我随大哥
住在机关后院的单身宿舍
里。大哥帮我办好插班，
进了汉阳三小。上初中就
住校了。临到升高中的关
键节点——时为1957年

夏——大哥不知从哪儿得
悉，今年高中录取有点难，
但又宽慰我，实在考不上
也没什么大不了，就到他
们厂里当工人好了。我晓
得，“当工人”绝不是他的
真心话，因为他曾要我莫
忘“家训”，那是乡里一位
年长的秀才为我家所撰的
嵌字楹联：“振家声勤俭作
本，达国器诗书为根。”大
哥的雅意，我心明似镜。
那年头不时兴家长陪考，
大哥却早早赶来了，还往
我手里塞了一块蛋糕，这
东西那时可“金贵”呢。

我终于被武汉四中
（高中）录取了。“老武汉”都
知道它有个好听的名字：
博学中学。1960年，我考
入五年制的北外德语系，
师从姚可崑教授（冯至夫
人）和其他德语界名师。
但读大三时，大哥患严重
肝病，一度生命垂危，他上
有老下有小，要抚育六个
未成年子女，嫂子又无职
业工作。他们单位一位领
导来校陈情，学校在下一
个月就发给我助学金。国
家的培养，我一直铭记。

大学毕业，正是特殊
年代，蹉跎十多年。改革
开放，我为了对自己有所
“补偿”，遂不顾37岁“高
龄”，报考一向心仪的冯至
先生的研究生，忝列六位
复试者名单。遗憾的是，
冯先生只收一名“高足”，

我学力未逮，落榜。不过
后半生仍很感谢命运和机
遇对我的眷顾。80年代
初，我有幸进入武大外文
系任教，直到这时才有如
鱼得水之感，从此，包括
1988年调上海直到退休
后一直从事自己热爱之
事：教书，译书，写作。正
如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
援引伊壁鸠鲁的理论，认
为人的目标和幸福应该是
通过对享乐和自控的理性
权衡而达到彻底的心灵宁
静（Ataraxia）。我也曾两
度赴德访学：1985—1986
年在慕尼黑歌德学院进
修；90年代初获赫兹基金
会奖学金问学于科隆大
学，那是因为我对德国作
家海因里希·伯尔（1972
年诺奖得主）做过一些研
究，而科隆是伯尔的故乡。

人生朝露，逝水流年，
但我心中仿佛总有一条串
流成链的长河在不息流
淌：蒸水—湘江—长江—
黄浦江—莱茵河，犹如一
个个人生驿站，其源头就
是我大哥当初的那个“决
定”。倏忽间，大哥离开整
整二十年了，我自己也寿
登耄耋。八十初度时，我
曾不计平仄赋诗一首，并将
此诗末句自刻成一枚不大
像样的闲章，以资对大哥的
纪念：寄籍沪渎三十年，初
心不为繁华恋，寒凉雁阵
应似我，家在衡岳湘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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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热爱健身的女性越来越多，既要形体美也要
精神美，这样的当代健康观其实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
社会文化的改造才成型的。在近代体育观发轫时期，
就有一批教育家努力的身影。徐一冰就是其中一位。

徐一冰（1881—1922年），又名益彬，浙江南浔人，
著名体育教育家。1905年赴日本大森体操学校学习
体操，其间加入同盟会。1907年回国，在上海设立华
商体操会，并在湖州旅沪公学、上海爱国女校等校任
教。1907年，他与王季鲁、徐傅霖等人筹划创办中国
体操学校，1908年3月3日正式开校。他以此为中心，
于1908年创办了《体育界》，将其所学习
到的先进体育知识和理念传输进当时体
育较不发达的中国。《体育界》后因经费
不足，无法支撑而停刊。1914年3月，
《体育杂志》在上海创办，共出两期，被看
作是《体育界》的延续。

徐一冰对女性体育十分重视。他并
不只停留在舆论呼吁上，而是身体力行
地去直接或间接促进女性体育素养的提
高和女性体育教育的普及。早年，徐一
冰便与同学郭凤韶、包玉珍等人参加过
妇女运动。不仅如此，还设立女子学校，
1907年，由徐一冰等与上海爱国女学总
校接洽，在南浔设立分校，初名上海爱国
女学分校，后改为南浔第一女子初级小
学。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则于1908年在
均益里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女子体育
学校，校长为王季鲁，其前身是中国体操学校女子部。
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学校迁到了宝山路宝山里，后改名
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

徐一冰对女子体育的培养理念是先进且丰富的。
提倡“健康美”和妇女解放是他的主要思想之一。《体育
杂志》中处处展现他对女子学习体育的认同。一篇题
为《女子体操所以美容》的文章阐述了女性和美容之间
的关系：“随着女性年龄增长，美好的容貌逐渐褪去，适

度练习体操不仅可使女性变
美，也可使其身体强壮，体态
优美。”刚柔并济是他的另一
主张。《编辑谭腿浅言》一文
积极提倡女性练习体操游
技，可以让女性精神和身体
都能坚强有力。他甚至还鼓
励女性学习传统兵法。他期
望将旧式女性观从以“裹小
脚”为美的病态中解救出来，
进而让女性真正感受到通过
体育所带来的健康美。今日
朝气蓬勃的新女性世界，或
许足以告祭这些先行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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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古镇 （钢笔画） 章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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